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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听伯父范东华讲革命史
范建社 王聚臣（封丘县）

在一个难忘的时刻，我听到伯父讲
述他自己的革命经历。震撼和敬佩之
余，我决定把听到的一切写出来，与大
家分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上个世
纪70年代，我响应号召去豫南农村当知
青。1974 年 7 月 5 日早上，我突然收到
母亲去世的电报，满怀悲痛回郑州奔
丧。此时，伯父范东华闻讯也来郑州吊
唁。于是，就有了我们三人在那个特殊
时期的唯一一次聚首。也是这次相聚，
才让我有机会聆听到老一辈革命者范
东华伯父的讲述，才知道了封丘县冯村
乡小里薛村我的前辈们为革命出生入
死的英勇事迹。

当天夜深人静以后，伯父和父亲兄
弟俩开始了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
（我只是在听）。话题是从父亲问大伯
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开始的。大伯听
后不加假思索说：“是我娘。”父亲惊奇
地说：“是她？”紧接着，大伯的话匣子打
开，一发而不可收。

说到小里薛村范家怎么会成为情
报站时，范东华（我们称佛大伯）讲，这
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他的长兄范汝
钦（我们称钟大伯）就是一个革命的火
种。早年范汝钦到南方投身革命，后来
因在战斗中负伤，组织上派他回家乡养
伤，实际上是边养伤边做地下工作。范
汝钦和长垣县（今长垣市）杏园村的张
经、张荡斋叔侄是亲戚，喊张经为表叔，
喊张荡斋为表哥。而他们是长封一带
共产党的领导人。原先范汝钦的组织
关系是由上级敌工部直接管理的，所以
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知情，直到上级
党组织向他们秘密通报时，双方才接上
关系。这样，范汝钦和他们叔侄既是亲
戚又是革命同志。之后就有了范汝钦
是中共小里薛村党小组第一任组长、第
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

其次，要说到小里薛村情报站情报
员马淑芳。她是留光镇谢庄村人，嫁过
来以后，是真正的贤妻良母，骨子里满
是机智干练。那个时候，杏园村地下党
组织派张荡斋到小里薛村、大李庄村一
带开展革命活动。马淑芳听后十分向
往革命，拥护共产党，张荡斋就把她培
养、发展成地下党员。中共长封区委情
报站设立在马淑芳家以后，她又成了封
丘县第一个地下女交通员。

再次，设立情报站不但要有可靠的
政治基础，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小里薛村情报站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必
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范氏宗
亲老四门，那个时候虽不富足，但生活
上还算过得去。我们老四门居住地相
对集中，虽然都是自立门户，但院院相
连、户户相通，这种居住形态既方便隐
蔽又容易逃走。最重要的是，老四门的
人基本上是进步群众、堡垒户，政治上
可靠，地理位置优越，关键时刻能做到
藏得住、送得出、打得好。当时，中共长
封区委领导张经、张荡斋、段美敏、刘杰
等，都曾在小里薛村情报站小住和避
险，从未发生过意外。中共长封区委领
导对小里薛村情报站的评价是：政治上
靠得住，人脉上有资源，经济上能自
立。因此，情报站设在小里薛村范家最
为合适。

当伯父说到范家众兄弟时，声音有
点哽咽：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坚持在范
氏宗亲老四门兄弟中培养积极分子，发
展中共党员。只是因为特殊斗争的需
要，也是为了不让敌人拿到把柄，原则
上是单线联系、个别发展，都不办理书
面入党手续，那是隐蔽战线斗争的需
要。小里薛村范氏宗亲老四门的老少
爷们为中共长封区委、为小里薛村情报
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兄弟们只要是
听到有任务，都踊跃报名、个个争先，把
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党的事业放在
第一位。伯父在敌工部的指示下，派兄
弟们深入敌伪军中当兵，摸敌情，做兵
运，拉队伍。记得是 1942 年 7 月，组织
上要了解本地国民党日伪军内部的布
防情况，伯父派范汝成混入驻扎在封丘
县大张庄村的国民党游击总队第 70 支
队搜集敌情；1947年2月，又安排范汝成
到长垣县南关参加国民党保安队（还乡
团），都是为了瓦解敌人、争取士兵哗变
做工作。在敌军心脏里面工作是很危
险的，每时每刻都面临被捕或者牺牲。
但这也让许多人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
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伯父感叹说，搞情报工作时刻充满
危险。1944 年 8 月，小里薛村情报站党
支部委员兼情报员王振生，在大李庄村
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后被
汉奸刘凤桐抓捕，当时的罪名是“通八
路”。王彦忠得到消息后立即到小里薛

村向党支部书记范汝钦报告。范汝钦
感到事态严重，急忙向杏园村的中共长
封区委汇报。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让曾经与王振生有接触的党员范汝钦、
范汝宗、张荡斋、胡广心4人去卫南县暂
时躲避，并对留下的党员进行了妥善安
排。这一次，位于杏园村的中共长封区
委和小里薛村党支部也横遭敌军洗
劫。凶恶的敌军一次又一次派兵抄了
马淑芳、范汝钦、范汝成、范汝梅和范汝
宗等人的家，又派便衣特工潜伏在马淑
芳家中，妄图摧毁情报站，密捕我方情
报人员。幸好党支部有准备，才使敌军
的阴谋没有得逞。

说起马淑芳，伯父充满了愧疚和敬
佩。他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多年，其
他困难都能克服和承受，可敌人对亲人
的折磨让他无法忘记，特别是马淑芳，
她老人家受的苦太多了。1946 年 6 月，
封丘县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不少人
饿死在逃荒的路上。马淑芳就是在这
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一家老小艰难度
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了党。入党以
后，她都始终如一把党交办的工作挂在
心上，想方设法去完成。那时中共曲河
县委在封丘县东边，出于对敌斗争需
要，中共曲河县委主要领导白天在马村
办公，夜里回到小里薛村马淑芳家居
住。时间一长，难免被敌人发现，他们
不断对马淑芳家突袭和搜查。1948 年
农历八月十五晚上，马淑芳夫妻带着他
的两个孙子在外面避难。孙儿们想回
家，马淑芳又考虑是过节，就决定回家
一次。到家后，马淑芳从邻居家里借来
面、油，准备炸丸子。开始烧锅的时候，
忽然听到本家范嘉霖在院墙上喊范鹤
鸣（范东华大儿子）的名字：“申修，申修
（范鹤鸣的小名），快跑吧，敌人又来
啦！”听到呼喊，我父亲范恩昶伸手拽住
还没有顾上穿鞋的小孙子就往外跑。
在逃跑的路上，范鹤鸣的脚被扎破，鲜
血直流，范恩昶说：“跑慢了就没有命
了！”他们爷儿仨一直跑到榆林南的小
庵里藏了一夜。马淑芳没能跑得了，被
被敌人抓住了。穷凶极恶的匪军把她
打得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可她自始至
终就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枪对
着马淑芳的头说：“你儿子在哪里？枪
在哪里？不说现在就打死你。”马淑芳
镇定自若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

道，在这个家我是后娘，儿子和我都不
搭腔，他有没有事我怎么知道？你们
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俺村的保长。”随
同敌人前来搜查的本村保长姚书文回
答说：“马淑芳的确是后娘，在家里不
受待见，他们一家像防贼一样防着她，
马淑芳她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打也
打了，搜也搜了，吓也吓了，无计可施
的敌人又一次把家里掀了个底朝天，
气急败坏地撤走了。家里面不能待
了，马淑芳夫妻只能带着她的两个孙
子去黄河滩里避难。

听范鹤鸣讲，马淑芳曾经不顾生命
危险混入开封城里，在大南门路西有一
家布店，她带着孙子范鹤鸣作掩护，多
次去那里交换情报。为了保密和不给
家人添麻烦，马淑芳干工作从未告诉任
何人。情报紧急时，马淑芳会想尽一切
办法，将在开封城里摸到的敌军情报迅
速传递到情报站。解放开封时，战斗即
将打响，黄河两岸的渡船都被国民党军
队控制，一般人根本无法过河。母亲带
着范鹤鸣长途跋涉，步行90里赶到贯台
渡口，终于搭上了夜里的渡船，第二天
太阳还没有露头就把情报送到指定的
站点。

伯父和父亲兄弟两人的交谈，让我
听得入了迷。通过聆听伯父范东华的
讲述，我才对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有所了
解，才知道介绍他入党的领路人是祖母
马淑芳，中共小里薛村地下情报站负责
人也是马淑芳，才知道小里薛村的范氏
宗亲、老少爷儿们，为情报站、为中共长
封区委作了许多贡献，诞生了许多无名
英雄。我为革命前辈们的壮举感到骄
傲和自豪！这里，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
写出来，让他们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他们是：马淑芳、范东华、范汝钦、
范汝弼、范汝成、范汝梅、范汝宗、范汝
贤、范嘉霖等。

最后，特别感谢范鹤鸣、范建勋、范
巍等人对本文的支持。

书海观澜书海观澜
草根里生出的梦想

——《拯救老街》译后记
方正辉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2023年新年伊始，我第一次看到这
本书的英文版。那时，全国在经历了 3
年艰难的疫情防控后，刚刚开始全面放
开。我的直觉是“疫情下的小微企业生
存”这个话题会引发读者的普遍共鸣，
每个人都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感
同身受。

后来，随着阅读和翻译的深入，我
沉浸在小企业的兴衰悲欢之中，开始深
切地认识到小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无可
替代的重要性，是观察经济社会乃至国
家面貌的一个绝佳视角。在小企业逆
境求存这面镜子中，照见的不仅是疫情
中遭遇了怎样的冲击和挑战，还映射出
更广阔的领域。经过 6 个月的努力，在
初步完成译稿后，我仿佛与书中人物融
为一体，那些小企业主们已经超越他们
自身和所从事的业务，成为大千世界人
生性格与命运的缩影，给我以深刻的感
染和启迪。因此我想说，这是一部别具
一格的作品，写的是疫情，写的是企业，
写的是社会，写的也是人生。

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一个世界性
话题，不仅因为它创造就业和税收，也
带来消费和需求；它是社会运转的稳定
器，又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忧乐；它好像
无处不在，所以常常被忽略不计；它又
像家常便饭，不引人注目，也不可或缺。

不仅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还读
到小企业和它的主人们自强不息、追求
美好生活的人生传奇，感受到小企业还
是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仿佛触摸
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细胞
和基因，乃至一个人、一群人和广大草
根阶层的梦想和希望。由此看来，小企
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
不过分。可以说：小企业兴则国家兴，
小企业强则国家强。

作者用手术刀一样精准、犀利、细
致的笔锋，对美国政府的弊端痛加揭露
和批判，不忌惮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评
论；批判那些只为自身谋利的大企业，
以及被利益绑架的政府官员和国会决
策者；对小企业主的创业精神、身处逆
境不退缩、咬紧牙关坚持、不断调整变
换适应环境，笔下隐含着深切的敬佩和
歌颂；对黑人、拉丁裔人及其他弱势群
体则是饱含同情，始终在为他们呼吁公

平和正义。
作者采用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手

法，使得评论与事实相互交融，剔肤见
骨，鞭辟入里。在翻译过程中我经常有
这样的感受，这部分内容到这里似乎已
经曲终人散，应该转换到其他话题上。
却不料，循着这一话题继续深入，奇峰
突现，别开生面。这种高超的叙事技
巧，加上作者在现实问题剖析中表现出
的诚实和勇气以及分明的爱与恨，形成
一种语言张力，读来欲罢不能。

作者特别注重观察和揭示人物的
命运，不是平面地记录人物事件，也不
是单一的线索叙述，而是从历史、家庭、
环境、性格、亲友等诸方面挖掘，纵横交
错，使得一个普通人、一家寻常小店、一
个经营细节，往往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感
人的温度，弥漫着淡淡的历史沧桑感，
人物和企业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常常为
之怦然心动。

作者在书中着墨最多、几乎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就是库苏马诺和他的餐
馆。从他的祖父、父母到自己的家庭，
从他幼年在餐饮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到
上大学时开始进入餐饮业，他的性格、
爱好，家人、朋友，他拿手的菜肴是怎么
做出来的、遇到挑剔的顾客怎么应对、
身处逆境如何权衡进退，都娓娓道来，
逐一呈现，从创业、低谷、挫折，到不屈、
开拓、坚持，汇聚起一个小企业主的众
多特质，可谓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
从不认输、顽强坚韧、顺时应势、不断变
化，凝聚成一种鲜明的小企业主精神。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备受推崇的企业
家精神，甚至可以称之为民族精神的缩
影。

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了解和感知
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今日美国的万
花筒和众生相。政治、经济、历史、地
理、人际关系、风俗人情，都细致可感。
有时会心一笑，有时扼腕叹息，有时由
衷感慨，有时深长思之。我们常说讲好
故事需要知己知彼，这本书就是有益的
借鉴。在这里，决策者可以资政，经营
者可以取经。年长者洞察历史，感悟今
昔；年轻人感受励志，开启梦想。正所
谓居庙堂之高，可以察民生疾苦；处江
湖之远，可以评施政得失。

3 年疫情，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这
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事实上，我也
不相信经历过的人会轻易忘记这百年
不遇的事变。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
到像本书一样记载这段历史的专著。
从这个角度说，它可能远远超越了小企
业这个话题。2023 年 5 月，当本书已经
翻译大半时，一波“二阳”潮袭来，周围
很多朋友再次感染，也包括在上一轮从
未感染过的。本来，已经完全恢复常态
的生活让人们正在淡忘疫情，而这一波
又给人们提了个醒，虽说症状普遍比上
一波轻，但病毒尚未远走，阴影依然徘
徊。因此，书中的故事和情形，就不仅
仅有纪念意义了。

疫情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的黑天
鹅，百年不遇，或许从此不见。但是对
小企业来说，那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先
天的不足，以及经营中无处不在的困难
和逆境，可以说是永不消失的疫情，将
永远伴随小企业存在。面对现实，那些
成功的小企业主往往具有以下几个鲜
明的特点：

一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论是出
于生存、传承还是兴趣，开办一家小企
业都必须有强烈的热爱之情。小企业
通常进入门槛低，这就意味着竞争激
烈，淘汰率高。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热爱不会轻言放弃。这个门槛就不是
可以轻松迈过的了。

二是超乎寻常的执著。这就是传
统的商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体现，也是
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孜孜以求产品和服
务的极致，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从不懈怠。事实上，这也是做好一
切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过程中持
续锻造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差异化优势，
任何挫折、困难、失意都不能动摇他们
的坚守。

三是永不停息的变化。不但根据
新的情况及时顺变、应变，而且不断分
析研究消费者需求，主动求变、善变，不
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热爱不是抱残守缺，执著更不是故步自
封。就像足球比赛必须在运动中寻找
射门机会，小企业更要善于在变化中寻
求新的机遇，这就是创新和调适，也是
绝地重生的不二法门。

在疫情肆虐中，一批小企业倒下，
永远消失了，还有一些九死一生活下来
了，特别是有一些经过疫情劫难反而更
加强大起来。深入观察，他们的精神内
核都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描述的现
象、揭示的道理、引发的思考，就不仅局
限于疫情这一非常时期，而是面对困难
和挑战、小企业如何应对、政府如何决
策的一个永恒主题。

当然，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动人的
地方，是小企业主与生俱来的禀赋和特
质。就像书中作者所说：“有的人靠创
新求生，有的人凭坚守持续，但所有的
幸存者都是依靠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渡
过难关。”

小企业在疫情中最终没有像专家
学者预测的那样大量倒闭，正是因为
小企业主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创造力
和生命力，这是任何工具都难以精确
评估的最大变量。正如有的学者所
说，如果我们在谈论经济增长时忽略
了企业家的存在，就像一部没有王子
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
场。而关注企业家精神，探究他们的
内心世界，正是本书观察小企业最具
特色的地方。

草根怀有的梦想，是一个国家和社
会弥足珍贵的发展力量。我想，如果
我们还做不到为这样的梦想插上翅
膀，不知道怎么去支持、帮助他们的生
存和发展，至少可以让这种在草根里
生长出来的梦想安静自由地在广袤的
大地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哪怕枯
萎和凋零，也会化作春风又生的养
料。也许，这就是小企业需要的生存
气候和土壤。

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不仅是
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失误和差错，
还因为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那种推
敲、体会、感悟、斟酌真的永无穷尽。每
一次定稿后都会发现还有需要改进的
地方，每一个曾经满意的表达后来都有
更好的可以取代。这就是“译”无止境
吧！

（作者系《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高级编辑，籍贯
河南省新乡市）

题目中的两人都与柏杨有关。侯
万尊是柏杨1933年在辉县县立小学上
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他聪明
能干但性情暴躁，对算术不好的学生唯
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便打5手
板。柏杨的数学不好，因此“每天的算
术课，我总是要挨10或20手板，每一板
下去，我都痛得像火烧一样。侯万尊不
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
的孩子，一名叫秦鼎的孩子，也经常被
打得哭哭啼啼”。一次，大伙在校园打
篮球，侯万尊也来了，并且连着投进两
个球，柏杨捡起球传给他，故意讨好地
喊了一声：“侯老师，再投一个！”不知道
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
变，喝问：“你怎么敢对老师持这种态
度？跟我来！”于是柏杨跟着来到他的
宿舍。此刻，侯万尊抽出手板，狞笑着
说：“伸出手来，我不打你右手，好让你
写字，我打你左手。”说罢手板雨点般地
打在柏杨伸出来的左手上，一直把小手
打得渗出鲜血，痛得柏杨哇哇大叫。“这
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把
侯万尊恨入骨髓，心想长大了一定要报
复。”（春风文艺出版社，周碧瑟《柏杨回
忆录》24页）。

邓克保是班里的一名女生，体态
娇小。然而，由于邓克保天生善良，或
许柏杨对她还有点“单相思”，故柏杨
不但把她的名字记了一辈子，而且还
让她“名扬海内外”。1961 年，柏杨在
台北《自立晚报》连载小说《异域》，其
笔名和书中的男主角，都叫邓克保。

《异域》在当年只有 1800 万人口的台
湾，狂销 100 余万册，而电影《异域》
1990 年上映时，在亚洲也创造了票房
纪录（广西师大出版社，郭本城《我的
父亲柏杨：背影》29页），可见邓克保的
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这两个人的“遭遇”告诉人们什么
呢？人要善良，不要作恶，因为“人在
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对于邓
克保和侯万尊来说，此时的神明就是
柏杨手中那支不朽的笔。当然，文艺

作品中的邓克保与当时辉县一小的邓
克保，已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但
是，邓克保这个名字却长久地留在了
人间。这正是邓克保的善良得到的回
报，因为她的善良征服了她的同学郭
定生即后来的大作家柏杨。据说邓克
保小学毕业后就逝去了。没活几年的
小姑娘，生前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她日
后的“成名”。当然，书中也写下了对
柏杨一生有深远影响、态度自然、和气
的恩师——县立小学的犹太裔老师克
非和柏杨十分怀念的百泉初中的校长
梁锡山。1988 年，柏杨回故乡时还念
叨着他们。但侯万尊却是个反面人
物，他以老师之强，肆意欺凌一个弱小
的学生。因为他的恶行令柏杨终生难
忘，于是也把他写进了回忆录，侯万尊
不想“青史留名”都不行。道理很简
单，柏杨的书是要传世的。这一点，生
前的侯万尊恐怕同样是做梦也想不到
的。

再说说善。不能为善而善，不能
视情而善、因人而善，而应听从灵魂的
驱使，始终如一，使善成为一种文化自
觉。再说说侯万尊，他的可恶，固然与
其性格有关，但更大的原因窃以为来
自他的“无所畏惧”，心中没有一个

“怕”字，不怕良心受谴责，不怕被法纪
惩罚，不怕被家长报复，更不怕上天报
应。因此，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面
对孩子，出手就是打。进而再想，“天
不怕地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因此，
人生在世应有一个“怕”字，怕父母，怕
舆论，怕正义，怕法律。这样才不会失
去底线，才不会出现“身后有余忘缩
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那样的无限后悔
和不可挽回。

其实，即便从功利的角度，做人
也要善良而不能作恶，因为你不知道
天空中哪块云彩会下雨。正像侯万
尊不知道当年被他痛打的郭定生这
块“云彩”会下雨一样，70 年后直接把
他的恶名写入了历史。这惩罚够厉
害了吧。

侯万尊与邓克保
刘吉同（新乡县）

年少吋，东方红电影院对面的马
路边有一处租书摊。

每到周末，租书摊上就围满了密
密麻麻的孩子。好不容易挤到书摊
前，一本本排列整齐的小画书映入眼
帘。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崭新的《东
海女民兵》画册。巴掌大薄薄的小册
子，浓郁的彩色封面，插图用简单黑色
的线条勾勒出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
女民兵英姿飒爽的形象跃然纸上，画
册下方空白处印着几行文字，将画面
内容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补充说明。画
册上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
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爱不释手，索
性站在原地开始了阅读。

租书摊主是一个帅气的男孩，看
到我认真读画册时那双发亮的眼睛，
不失时机地兜售生意：“租画书看吗？
租一本5分钱。”男孩热情地招呼我。

我环顾书摊，看到为数不多的小板
凳上坐满了孩子，更多的孩子席地而
坐。我把口袋里揣了多日的5分钱掏出
来付了租金，手捧画书一口气读完了。

后来，我常去租书摊上看小画书，
渐渐和租书的摊主熟悉了。开始 5 分
钱看一本，后来可以多看一本，再后来
随意看。人多的时候，租书摊主还特
意把他屁股下的板凳让给我坐。

随着年龄增长，小画书带给我的
新鲜感渐渐消退了。中学时期，同学
之间掀起了琼瑶热和三毛热。因为囊
中羞涩，买书又是那个时代最奢侈的
花销，而我不过是一个无力购买而又
渴望读到书的穷学生。于是我发明了

“窃读”法。所谓“窃读”法，就是以买
书为借口请售书阿姨把书拿给我看，
看过之后再以此书不好看为理由还给
售书阿姨。说白了，就是白看书而不
用花钱买书的读书法。周末或寒暑假
期间，我有充足的理由在书店里待上
一整天。

有一天，我正兴致勃勃地读到一
本书的精彩之处，书店该关门了。书
中的故事已使我全神贯注，舍不得放
下了，只能极不情愿地还书，恋恋不舍
地离去。我回到家茶饭不思，夜不能
寐，满脑子牵挂着书中主人公的命
运。第二天一放学我就急忙跑进书
店，向售书阿姨讨回那本书，趴在柜台
上，直读得天昏地暗才肯离去。

站着读书久了，双腿酸疼麻木，我
就会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
有时忘形地撅着屁股趴在柜台上，以
求暂时的休息，全然不顾一个女孩的
矜持形象。每次从书店出来，我都像

刚刚经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脑子随
书中人物的命运亦忧亦喜，开始有了
所思所感，以至于快乐、激动的忘形之
躯，常常险些撞到路边的树干上去。
年少求知的欲望这么迫切，使我舍不
得放弃任何捉住的读书机会。

过年得到压岁钱，才是我抬头挺胸
大大方方走进书店的时候。我看到好
书爱不释手，又要反复斟酌书的价钱，
在各种取舍之间终于买下满意的书。

长大成人后，经过热心人介绍，我
第一次与男孩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图书
馆的读书区。

那天，我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畅
销书，竟然忘记了见面的时间。当我
恍然大悟抬头寻找，那个男孩早已坐
在我对面注视我很久了。后来随着不
断接触和了解，一年后我和这个男孩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多年后，因为搬家整理物品时，我
意外地发现他有一个深藏不露的木箱
子，一直尘封在储物间的角落里。一
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怎么也找不到打
开它的钥匙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用一把螺丝刀撬开了铁锁。打开木
箱子，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
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箱子的小画书！

我按捺住内心的惊喜，故作镇静
地追问他：“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小画
书？”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大惊
小怪的！原来我有好几箱子这样的小
画书呢！有的被同学借去看没有还回
来，有的是送了人。这箱子里的可全
是珍藏版啊！”

我稍稍一翻，里面竟然有我曾经
看过的《东海女民兵》！10多年前在书
摊上看小画书的场景如闪电般出现在
我的脑海。

“你是不是在东方红电影院对面
的马路边出租过小画书？”

“是呀，我是出过租书摊儿。”他
有些沾沾自喜地说，“那时候，父母和
姐哥每月给我的零花钱，我全部用来
买了小画书。我有好几箱子这样的
小画书，周末摆出来，好多人围着看
呢！”

“租看一本小画书5分钱。”我脱口
而出。

他怔住了，扭头看向我，随即发出
了爽朗的笑声。

一本小画书，开启了我的阅读兴
趣，也与租书摊主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走进新华书店和图书馆，从此爱上
阅读。当我沉浸书海时，遇见最美的
爱情，从此共读一本生活的书。

书摊奇遇结良缘
杜翔（山东省临沂市）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